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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分析—《永遠的尹雪艷》 

 

摘要：從 20世紀 60年代起，白先勇先生以他細膩入微的觸筆，中西融會的視角，

搖曳遊戈的景像，用悲天憫人的胸襟，創造屬於時代的弄潮兒。其中在人性各異的短篇

小說—《台北人》中，在<永遠的尹雪艷>寄託筆者在大千世界的悲憫情懷，對芸芸眾

生的救贖。無論是溫存憐惜，還是緣起緣滅，只有尹雪艷是超脫的。懷著觀世音般的慈

愛博懷，用眾生的平等視角，展現你出佛陀式的大悲憫，在“自由”中從心所欲不逾矩。

本文為探討《永遠的尹雪艷》文字背後的佛性，在以文本為基礎，以佛家思想為輔，深

入探討尹雪艷的超然灑脫下的佛性。為補充文學界對尹雪艷的了解，從尹雪艷的菩薩人

間化，平等觀，自由觀為切入點，在文本下結合深化佛性而永遠的尹雪艷。 

關鍵詞：尹雪艷  菩薩 平等 自由  

 

一  菩薩人間化 

菩薩不是供奉在佛桌上供人膜拜:真正的菩薩·是以具體行動·為苦難人拔苦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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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雪艷，超越時間界限，在每次的出場“總是不老”；在“著實迷人”下的魅力也是“實

在說不清，數不盡”；在浮沉的外界的遷異中“實有壓場的本領”。她就如“通身銀白的女

祭司，替那些作戰的人們祈禱和祭祀。”她帶著佛的境界在塵世如“一尊觀世音”，在俯

瞰著。 

帶著觀世音的悲憫的尹雪艷中對人生無常下的悲歡離合，在芸芸眾生下俯瞰著，她

身著那一身禪翼紗的素白旗袍，一徑那麼淺淺的笑著，依舊顯得那麼從容，那麼輕盈。

在面對麻將桌上的牌友時： 

“尹雪艷也照例過去，用著充滿同情的語調，安撫她們一番。這個時候，尹雪艷的

話就如神諭一般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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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她，有著佛教的寬厚平和，她帶著具有極強的心理撫慰，用對人世間世事的

洞悉，用極強的博愛意念化解著在人間浮萍的求助者。她那帶著”神諭般的令人敬畏的

話語”，如佛教的修行之道，一種現實的菩薩行，由人身，人生到世俗人間的證悟和修

行，體現了佛教的普世價值觀。 



正因“佛的境界就在我們的心中,菩薩的芳蹤在我們的行為裹。遊化人間地狱·接引苦

難的人·把他從地狱牽引到人間·我們再引導他走入菩薩的淨土,這就是佛陀的教育 3
”，受

聽者們感受到的尹雪艷那“令人敬畏”下的內心感染如神諭。 

這實質都通過求助神佛他力之俗化佛教，但因為菩薩既井神明,亦非能從塑像崇拜

中獲致神力。人們只能通過以尹雪艷代表下的“觀世音”般的菩薩形象，,透過印順法師

提出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其核心即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

菩薩行而成佛。」4， 

故人間佛教旨在強調在世俗现實的人生中養成為眾生服務的菩薩精神依菩薩的精

神去躬行實踐,。如尹雪艷般像弗洛姆的「愛」一樣,用現實的菩薩行，大愛的原則中實

踐，,通過個人以菩薩精神行於世間，從而就如尹雪艷一般做到具有「轉膜拜塑像為自

我奉獻」的實踐特質，即之,透過「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的觀念建立,進而釐清菩

薩的本質,明了吾人即可成為菩薩的觀念並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實踐佛法’若此,人人

皆可效法菩薩的精神自己就能學習當一位人間的菩薩 5。 

二 平等觀 

平等,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有情眾生(即三界六道中切有情識的生命,包括天、

人丶阿修羅、餓鬼、畜生地獄)之間的平等丶有情眾生與無情眾生之間的平等 6。在面對

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問題中，佛教作為一植社會教化體系,以以教化眾生自浮其心，從而

淨化人間為己任。 

尹雪艷，大慈大悲，視眾生如己，同出一體。無論是曾經叱詫風雲的，還是如今的

風華絕代的人物，她 “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在人生無常的悲憫中，

有如佛般的洞悉。洞悉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之理。  

其中當尹雪艷平步青雲時，太太們的氣不憤，說道：“憑你怎麼爬，左不過是個貨

腰娘 7
”的罵聲。佛學視野中的人性,至少包含了兩個層面:其一就是人性的現實層面,在此

層面,儘管各人有所差異,但基本的態勢就是善惡交雜;其二就是人性的超越層面或者稱

為人性的「本來面目」。8 面對人性的差異，佛家的平等觀中對於“性相平等”尤為重要。

而對芸芸眾生來說，人們就不會再執著於它們的差别和不同,而生起性相平等的覺悟。 

但她在面對太太們的不滿情緒時,”尹雪艷對於她們都一一施以廣泛的同情，她總耐

心的聆聽她們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時說幾句安撫的話，把她們焦躁的脾氣一一熨平。9
” 

從佛教的六道眾生，世界萬物的本性來看，一切平等，是總的原則。尹雪艷沒有因為如



世人般的等級觀念而區別看待眾生。相反，她看待人，看待環境，看待一切，不管順逆

與否，她都以平等視人。因為由於她帶著緣起性空下的平等—佛教的平等，雖然緣起的

事物千差萬別，就性空而言，千萬的事物都是本性空，因而都是佛平等的。故在尹雪艷

中沒有所謂的喜厭之別。她在面對矛盾的突變或衝突時，她主張用慈悲與和平的方式去

感化對方。 

故可見“尹雪艷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10
”正如《阿含經》到大乘經,

皆諄諄教導佛弟子,「諸彩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11。要做到殖些,首先得認

識到性相平等,做到自他無二。秉承男女平等，眾生平等，性相平等的尹雪艷，深知：“性

相平等同樣源自於「緣起性空」觀,由於世間一切萬法在本性上都是「空」,人們就不會

再執著於它們的差别和不同,而生起性相平等的覺悟。12
” 

正因如此，尹雪艷對於“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貼貼。13
”她

以“若無自他見,何處有心偏”即告訴人們應以平等之心，用佛教的平等觀念在實踐中去

關心人,以视人如己的態度去幫助人,以平等大悲的情懷對待眾生，如此超然紅塵色相，

化解宿世之色與空，空與理。 

三自由觀 

佛既具有无限自由,也只有有限自由。就佛能消除物质身和物质世界的障碍束缚,

并变现出佛身和国土来说,佛具有无限自由;但就佛要使众生解脱或使众生幸福生活来

说,佛也要遵循因果律,遵循缘起法则,不能随心所欲,所以只具有有限自由。14
 

首先，“尹雪艷總是不老 15
”，實質是在精神和人們長期的固相中，尹雪艷是在錯綜

複雜的人生間超脫的。佛教所說的肉身不老，其中因為佛是大乘佛教修证所得的最高果

位。佛也像阿罗汉样,消除了一般意义的物质身存在,消除了物质世界的障碍束缚 16
,故無

肉體變化下的，超然的尹雪艷在人中是自由的，因精神突破了物質世界的束縛而在人們

眼中實現了肉體的自由。 

再者尹雪艷“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 17。”其中“當牌局進展激烈的當

兒，尹雪艷便換上輕裝，周旋在幾個牌子間，踏著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輕盈盈地來回巡

視着，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戰的人們祈禱和祭祀。18
” 如女祭司一般的巡

查視般，同時輕裝在邊緣的遊走著，用旁觀者的視角觀望著。雖說是觀牌，實際上寓意

著著普天下的眾生的人生百態。對於局中人之外，尹雪艷意志是自由的，行為是自由的，

甚至精神也是自由的。 



但同時尹雪艷也是肉體在人世間，呼吸著人世間。她“ 尹雪艷從來也沒有失過分寸，

依舊顯得那麼從容，那麼輕盈”，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意味着在处理与他人有关的

事务时,即在做出社会行为时,意志在自由自在地做着各种事,但也必定不会违背当时的

各种社会规范 19。 

在自由的尺度之間的分毫把握，是人世間的需要。同時佛教所追求的自由,在一定

意义上是一种无限自由绝对自由。对于上述自然条件的束缚和生理心理现象的束缚,教

认为,这些束缚最终是可以摆脱的,佛教的修证过程可以使人最终完全消除这些束缚。这

就是佛教的解脱理论。 

可惜的是，就如“尹雪艷站在一旁，叼著金嘴子的三個 5，徐徐地噴著煙圈，以悲

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詫風雲的，曾經

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地互相廝殺，互相宰割。20
” 通過對不同客人的現狀表現中看

出佛家的“四諦”，泚四諦之項目,一般又略作“苦丶集丶滅、道」”個人的自由不代表集體

的自由。人們束縛與四諦，無法實現自由。其中所謂道諦(苦出要諦)是指八正道,可以通

於涅槃,出離生死苦報。由此可知,如果從佛教的兩重因果理論來看無明造業等苦因(集

諦),將會帶來生死苦果(苦諦),亦即業報之因與業報之果,或者是過去之因與现在之果:而

修行八正道(道蒂),將可莲到寂靜,永断生死苦海(滅諦)亦即解脫之因與解脫之果,或者是

現在之因與未來之果故知四諦的蘊涵實際上是以解脫生死(苦諦)·煩惱(集諦)為目的·經

由修道(道諦)而得到苦减(滅諦)。21
 

同時對於佛教信眾而言，在大乘，是既求自己解脫，又求普渡眾生。希望眾生擺脫

束縛的自由，獲得自主的自由。無能尹雪艷在繁世中也只能用“悲天憫人”的眼光俯瞰著

著漸進追逐自由的過程。 

總結 

對於尹雪艷而言，內外兼修下的感天悟地，她用神性的時間自由來化解這世俗束縛；

用與生俱來的超然在佛家的無限自由中為世俗者提供陰蔭的棲息之地；用一切都是佛家

的“性相平等”，在大慈大悲的寬己達人中，言訴着平等的大悲情懷。  

從佛教的角度而言，她有著佛一般的大慈大悲心。就算在徐壯圖的葬禮上，“在場

的親友大家都呆若木雞。有些顯得驚訝，有些卻是憤憤，也有些滿臉惶惑 22
”，她依然

能夠在三鞠躬後“走到徐太太面前，伸完手撫摸了一下兩個孩子的頭，然後莊重的和徐

太太握了一握手。23
”，她就像一個謎，“大家都被一股潛力鎮住了，未敢輕舉妄動 24

”。



用潛在的佛教的靜心， 

早以涅槃的尹雪艷， 就算被王貴生套在尹雪艷的脖子上，把她牽回家的羞辱，尹

雪艷還是在“王貴生下被槍斃那天，尹雪艷在百樂門停了一宵，也算是對王貴生致了哀

25。”就如早期佛教中，面對這世俗世界存在着贪欲、瞋恚、愚痴、烦恼,在這本質充滿

痛苦的時刻，,而涅槃境界则是“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
26。因此,

尹雪艷涅槃境界下的致哀，是一种摆脱了人的情感、欲望等的与世俗世界有本质差别的

境界。因在塵世間的肉體自由下，渴望更多人能引起共鳴。這無疑是將尹雪艷的个人解

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從而為人間的四諦，擔任著“觀世音”的角色。 

同時，人間嘗盡百態的尹雪艷在精神自由的馳騁著，對於充滿煙火氣的尹公館，希

望“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館當作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館找到別處稀有的吸引力”。

在這不分老幼尊卑的地方，有著賓至如歸的自由感與平等感。細微見著中的尹雪艷是在

有意無意在透出佛性，那一股淡香悠遠而漫長，正在凡塵見用悲憫的撫慰著人們那躁動

不安的心。 

這就是，佛性而永遠的尹雪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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